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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晨 ，太 阳 慢 慢 地 从 东 边 爬 上

天空。

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洋溢着朝气。

上班的人群，从车水马龙的北京西直门

外大街，汇入崭新的金科新区——曾经

的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动批”，如

今的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

而在与北京一河之隔的河北省永

清县，不到 5 点，张新环就醒了，一骨碌

从床上坐了起来。自打 20 年前在“动

批 ”开 始 卖 服 装 ，她 就 养 成 了 早 起 的

习惯。

从所住的小区走到“云裳小镇”，不

过十来分钟。一路上，张新环和熟识的

商户说说笑笑，精心打理的“大波浪”在

肩头上下起伏。

走进位于云裳国际服装城一楼的

自家店铺，理货、上架新品、查看订单

……张新环一刻不得闲。墙上、货架

上，一件件新中式女装，十分打眼。

7 点刚过，一名外地的老客户走进

店里。

“这件藕荷色小衫，什么价？”

“不包边 69 元，包边 79 元！”

“那给我 1 到 4 号，各来一件。”

张新环麻利地挑好衣服，装进一个

红色购物袋里。

袋子上，印着“淘金屋北京动物园

东鼎 2 楼甲 78 号”等字样。“淘金屋”是

张新环在“动批”时注册的商标。这些

袋子是原先在“动批”做买卖时准备的，

定制了 20 多万个，一直用到现在。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张新环离开

“动批”快 10 年了。

今年元旦，她带着孩子到北京动物

园游玩，情不自禁走到昔日的“动批”一

带。看着整洁的马路、气派的楼宇，她

自言自语：“‘动批’大变样了！”

2014 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考察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提出

“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京津冀

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10 年间，

这一重大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10
年间，一幅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的新时

代画卷，徐徐展开。

“动批”疏解，是疏解非首都核心功

能的标志性项目，成为这幅画卷中浓墨

重彩的一笔……

10年前的那个春天

上 世 纪 80 年 代 ，“ 动 批 ”应 运 而

生。到 2013 年，北京动物园周边已有

12 家服装批发市场，建筑面积达 35 万

平方米，摊位 1.3 万多个，从业人员超

过 4 万人。“动批”成为中国北方地区

最 著 名 、最 具 影 响 力 的 服 装 批 发 集

散地。

1998 年，张新环从山东老家来到

北京，先是卖蔬菜水果，后在“动批”老

天乐市场当起了导购。有一阵子卖唐

装，生意特火，一天卖出好几千件。

“这样替别人吆喝，还不如自个儿

干！”说干就干，她拿出全部积蓄，又借

了点钱，租了一个 4 平方米的档口。

“咱家祖祖辈辈没人做生意，赔钱

咋办？”老父亲担心。

“赔了，大不了我再去卖菜！”认准

的事，张新环不回头。

那时候，张新环没少吃苦。冬天，

大铁棚子里没暖气，冻得缩手缩脚；夏

天，棚子里像蒸笼，汗直往下淌。档口

小，坐的地方都没有，踩着细高跟鞋站

一天，双脚到晚上总发胀。

苦是苦点，可钱没少挣。张新环记

得清楚，那些年，靠着“动批”，几乎干啥

都挣钱。不仅服装销路好，就连市场周

边卖盒饭、矿泉水、茶叶蛋的，腰包都挣

得鼓鼓的。

当年“动批”的人气有多旺？每天

顾客在 10 万人左右，节假日单天最多

达 15 万人。随之而兴的是围绕“动批”

的仓储、运输、餐饮……最高峰时，“动

批”一天流动人口近 30 万人。

北京动物园门口，原先有一座过街

天桥。每逢节假日，到动物园游玩的、

逛“动批”的，天桥上人流如织。因为担

心 人 多 把 桥 踩 塌 ，后 来 干 脆 把 天 桥

拆了。

丰富生活，繁荣经济，“动批”一度

功不可没。然而，问题也接踵而至。人

多、车多、货多，环境脏乱、交通拥堵、治

安事件频发、消防隐患等问题，成了西

城区乃至北京市的一块“心病”。有人

给“动批”算过一笔账：“动批”年均创造

经济效益约 6000 万元，但政府支付的

治安、交通、环境等管理费用也不少。

“动批”成为当时北京“大城市病”

的一个缩影：人口密度过大，交通拥堵

不断加剧……

种种问题，在 10 年前的那个春天，

有了答案。

2014 年 早 春 时 节 ，2 月 25 日 至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

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看科学规划，

在雨儿胡同谈民生改善，在北京市自来

水集团第九水厂思环境治理，在首都博

物馆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总书记

一路看得仔细，问得深入。

“ 建 设 一 个 什 么 样 的 首 都 ，怎 样

建设首都”，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

举 旗 定 向 ：明 确 城 市 战 略 定 位 ，坚 持

和 强 化 首 都 全 国 政 治 中 心 、文 化 中

心 、国 际 交 往 中 心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的

核心功能，提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

宜居之都的目标，要求调整疏解非首

都核心功能，部署京津冀协同发展重

大国家战略……

“总书记的讲话，为首都未来发展

指明了方向，特别是为破解核心区的发

展难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西城是首都功能核心区。对照

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提出的要求，

反思西城的工作，必须深刻思考哪些

‘应该为’、怎样‘更有为’、哪些‘不该

为’，使西城发展更加符合首都功能核

心区的定位。”

“这一次，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

心，处理好进与退、留与疏、舍与得的关

系，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

“哪些是非首都核心功能？”

“比如‘动批’这一类的区域性批发

市场，占用资源多、劳动密集型，不符合

首都‘四个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不符

合首都功能核心区定位。”

…………

那段时间，会议、讨论、调研在北京

市、在西城区密集展开、有序推进。围

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进一步

统一了思想认识。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了我们疏

解‘动批’的底气。现在，没有什么好犹

豫的了！”在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那间

临 时 办 公 室 里 ，指 挥 部 的 同 志 满 怀

信心。

“千难万难，我们一定要‘啃’下‘动

批’疏解这块‘硬骨头’，坚决打赢这场

攻坚战！”时任指挥部总指挥孙硕与副

总指挥李玉庆为大家加油鼓劲。

“动批”疏解，按下了启动键。

“牵牛要牵牛鼻子”

疏解，说白了就是做减量。减量发

展，这是西城区党员干部从未遇到过的

新课题。

问题的答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学习使西城区

党员干部思想认识得到提高：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大背景下，以非首都功能疏解

为突破，探索形成以“规模约束、功能优

化、空间提升”为鲜明特征的高质量发

展模式，正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和担当，

“功成必定有我”。

疏解从哪里入手？

俗话说，“牵牛要牵牛鼻子”。市

场，重点在“市”，而不在“场”有多大、楼

有多高。有党员干部提出，“市”的关键

在商户，不妨先从做商户工作入手。这

一提议立刻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2015 年的春天到了。“动批”商户

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息——

数辆吊装车、卡车聚集在四达大厦

门口，吊臂高高抬起，伸向楼顶。“金开

利德国际服装批发市场”12 个大字的

招牌被缓缓卸下。

不到一个月，“动批”的户外牌匾、

标 识 、广 告 等 全 部 被 拆 除 ，总 面 积 达

5000 多平方米，相当于 12 个篮球场。

“‘动批’？外面牌子都没了，要关

门了吧？”

“ 听 说 了 吗 ？‘ 动 批 ’的 牌 子 都 摘

了！”远在广州、杭州等地的“动批”供货

商也听到了风声。

整顿“僵尸车”、治理“黑物流”、取

缔“地下旅馆”……多个部门联合，打出

一套“组合拳”。

“动真格了！”商户们议论纷纷。

可 真 的 动 起 来 ，难 题 一 个 接 着

一个。

市场疏解，涉及产权方、市场方和

商 户 。 有 的 是 产 权 方 把 地 租 给 市 场

方，市场方拿钱盖楼，然后把档口租给

商户，商户又层层转租，多的倒手六七

回。如此复杂的关系，如同一个又一

个“扣”。

更难的是，产权单位中有央企、市

属企业、民营企业、事业单位，竟没有一

栋楼的产权属于西城区。

“扣”该怎样解？从学习思考中找

出路。

就在指挥部同志犯愁时，当年股权

分置改革的思路触动了大家。那场改

革，监管部门对 2000 多家上市公司没

有提出唯一标准，而是采取了一司一

策、综合统筹的方法，效果很不错。疏

解工作能否借鉴这种办法，来个“一楼

一策”？

一 个 创 造 性 的 举 措 就 这 样 付 诸

实施。

万容天地市场原是北京建筑大学

科贸楼二期项目，由学校提供土地，市

场方出资建设。项目建成后，市场方享

有 20 年使用权、经营权，20 年后建筑物

无偿归还学校。

疏解时，摆在北建大面前的有三个

方案：一是学校筹措疏解资金，把整栋

楼全部拿下；二是学校留两层楼，其余

交给政府；三是整栋楼由西城区政府购

买。经过反复论证，最终决定采用第三

种方案。

方案一出，教职工中炸了锅：“什

么？那栋楼盖了 8 年，刚经营 3 年，就

要收回去。这下地没了，楼没了，钱也

没了！”

“‘动批’疏解是北京市重点任务。

学校筹措资金压力大，采用第三种方

案，咱们经济上虽然有损失，但以后周

边环境提升了，对学校发展大有好处。”

从疏解政策讲到高校担当，从提升环境

品质说到学校长远发展，学校召开职工

代表大会，摆事实、讲道理、议未来，大

家的思想认识逐渐趋于一致。

于是，西城区政府在北京市支持

下买下了那栋楼，市场疏解需要的资

金问题迎刃而解——这，就是“产权换

疏解”。

再说“拆”出来的金科广场。如今，

这 个 占 地 6000 多 平 方 米 的 开 放 式 广

场，让高楼林立的金科新区有了透气的

空间、舒展的天地。谁能想到，这个广

场是“拆”出来的，这里原是众合市场与

天和白马市场的一部分。市场拆除后，

产权方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得到资金，市

场的疏解得以推进。同时，指挥部通过

协调，让产权方损失的面积在丰台区异

地平移——这一招，叫“减量平移”。

干工作各有各法，贵在得法。8 栋

楼宇，12 个市场，逐个推进。“产权换疏

解”“减量平移”“政府引导基金”“税收

推动”“股权收购”……“一楼一策”，解

开一个个“扣”。

疏解，关键在人，找到起关键作用

的人至关重要。

聚龙市场负责人高长敏就是一个

关键人物——“有事找老高！”指挥部同

志常挂在嘴边。

老高何许人？究竟有何能耐？

说起来，在聚龙市场之前，老高就

“搬过两回家”。先是在北展西大馆，后

是在华堂老聚龙市场，每回他都是二话

不说，不计得失，带头挪地儿。老高还

经营着“动批”一带最大的物流站，几乎

没有商户不知道老高。

“老高，可找到你了！”一天，聚龙市

场疏解组组长李云伟急匆匆跑进老高

的办公室。

“别的事都好商量，这事可别打我

主意。”听明来意，老高一边摆手，一边

算起账：自己和聚龙产权方签了 20 年

合同，刚开张没几年，又赶上疏解。这

些年为了养市场，给商户这优惠那优

惠 ，自 己 贴 了 不 少 老 本 ，还 没 完 全 收

回来。

老高嘴上没答应，心里却明白，私

底下把北京新闻看了又看，脑海里不住

翻腾：“动批”留不住了，疏解是板上钉

钉的事儿了。早疏解，早主动。往后去

哪儿？干啥买卖好？

不久，李云伟和老高再次探讨起聚

龙市场疏解的事儿。

“你想不想带头打个样儿？”李云

伟问。

“谁都想做头一个，垫底儿有什么

意思？我早想通了。”老高明确表态。

很 快 ，老 高 主 动 做 起 了 商 户 的

工作。

有一些商户，自以为越闹，赔偿越

多。老高挨个儿打电话，把这些人一一

找来。

“老高，给钱吧！不给钱，我们就

闹！”有人嚷嚷。

老高的脸色严肃起来：“你们要信

得过我，该给的赔偿一分都不少。谁要

是胡闹，我今儿把话撂这儿，甭说钱了，

犯了法得先治罪……”

见那些商户低头不言语，老高又做

起了思想工作：“现在的政策都很阳光，

你们放心吧。”一来二去，大家渐渐打消

了“闹”的念头。

功到自然成。2015 年 12 月 31 日，

聚龙市场平静闭市。

转眼到了 2016 年。这天，已担任

指挥部副总指挥的李云伟又找上门来：

“老高，疏解眼下推进得有点慢，你还有

什么好办法？”

“这事儿，得刨根！不刨根，绝对办

不好！”老高语气不紧不慢。

“怎么个刨法？”

“清物流！”老高斩钉截铁地说。没

有进货、出货的地方，等于断了市场的

“咽喉”。

一旁的人大吃一惊：老高这是要断

自己的财路！

得知物流站要拆除，各个市场的

老板轮番给老高打电话，劝他别干傻

事，后来他干脆把手机关了。还有人

出 高 价 买 物 流 站 ，老 高 也 压 根 儿 没

动心。

“要算个人账，咱是损失了。但瞧

瞧这大楼，多气派！人家一张桌子上收

的钱，等于咱之前一年交的钱。”如今一

走到这一片，老高总会禁不住感慨。“你

们找我？上展览路榆树馆百姓生活服

务中心。”除了这一摊子买卖，现在他还

在 内 蒙 古 满 洲 里 从 事 跨 境 电 商 监 管

服务。

2017 年 11 月 30 日，随着东鼎服装

批发市场完成“使命”，“动批”12 个市

场全部闭市。闭市那天，有的商户流泪

了。指挥部产业发展处副处长刘林也

流泪了。大伙儿聚餐后，他忍不住哭

了，“憋不住了。泪中有受过的委屈，也

有完成任务后的喜悦。”

“干部的心里是
装着咱们商户的”

2013 年底，听说北展地区建设指

挥部成立了，当时在西城区委统战部工

作的刘林立即报了名。

“这份差事吃力不讨好，别人躲都

来不及，你干吗出这个风头？”不少人好

心相劝。

“工作都是人干出来的，趁年轻，闯

一闯呗！”那时，刘林刚三十出头。

刘林万万没想到，“苦头”在后面。

当时，刘林既担任指挥部产业发展

处副处长，又是天和白马市场疏解组成

员，和商户打交道最多。

“动批”疏解中，每周固定时间，指

挥部、产权方、市场方、商户代表一起坐

下来，开诚布公进行沟通。

那阵子，刘林最怕中午吃面条。单

位食堂每周二中午吃面条，而天和白马

市场的沟通会就排在每周二下午。吃

了面条，他又要面对商户了。

商户中，刘林和八姐打交道最多，

起初让刘林最发怵的也是她。

八姐是谁？

八姐，全名王凤惠，因在家中排行第

八，许多人都叫她“八姐”。东北人，嗓门

大，脾气火爆、爽直。她在“动批”的生意

做得风生水起，在商户中人缘也不错。

正当八姐在天和白马市场买下档

口、准备大干一场时，传来了“动批”疏

解的消息。那时她还在外地，火急火燎

地往北京赶，一大早就去了指挥部。

“市场关了，我们去哪儿？损失谁

来赔？”八姐连珠炮似的发问。

“这里有两个合同关系，你们和市

场，市场和产权方。你们的合同是和市

场签的，只能用解除合同的办法来疏解

……”刘林耐心地解释。

说着说着，刘林留意到八姐的眼

睛又红又肿，赶忙换了话题：“你眼睛

咋回事？”

八姐长叹一口气：“我愁得一宿没

睡觉。”

“咱们不是千方百计想早点把赔偿

拿到手吗？可要是把身体累垮了，那钱

还有什么用？”刘林连忙劝八姐。

提到商户，指挥部的同志们有这样

一个共识：“‘动批’商户有的来的时候

十八九岁，走的时候快四五十岁，青春

和汗水都留在了这里。疏解，必须依法

保护商户的合法权益，这是底线。”

他们一直尽可能为商户争取权益，

保持与商户的沟通，安抚商户的情绪。

“八姐，可一定不能冲动，有事咱们好商

量！”刘林苦口婆心地做八姐工作，时不

时 给 八 姐 打 电 话 ，一 聊 就 是 近 一 个

小时。

“ 人 家 跟 咱 非 亲 非 故 ，凭 啥 这 么

关心我，还不是为我好！”八姐渐渐转

变 了 看 法 ，“ 干 部 的 心 里 是 装 着 咱 们

商户的！”

也有些商户一时想不通。

一次，有几个人扯着嗓门喊：“不给

我们解决问题，今儿没完！”

有人把空矿泉水瓶“嗖”地甩过来，

正砸中刘林肩头。刘林只皱了一下眉，

没有言语。

八姐的火噌地往上蹿，“啪”地一拍

桌子，眼一瞪：“指挥部做这么多工作，

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要回钱来嘛！人家

帮你，你怎么回过头就翻脸！”后来，只

要有商户冲刘林说出格的话，八姐当即

就驳回去。

疏解最吃紧的时候，刘林得了亚急

性甲状腺炎，反复发烧，吃着退烧药，每

周二还是准时出现在沟通会的现场。

刘林心里清楚，“看到指挥部这边换人，

八姐他们就‘发毛’。”那段日子，他瘦了

二三十斤。

其间，刘林还做了一次手术。“疏解

正是节骨眼上，这耽误一天，损失多大

啊！组织上把这事派给我，无论多难都

要把活儿干利落。”躺在病床上，刘林左

思右想，“明天就是周二了，八姐他们来

了咋办？不行，我必须得去！”

第二天，刘林提前来到会议室，刚

缓缓坐下，八姐就风风火火撞门进来。

“哎哟，几天不见，听说住院啦，啥

病啊，装的吧！”八姐揶揄他。

“胆结石，这回吃药没顶住！”刘林

苍白的脸上挤出一丝苦笑，右手不由自

主按住隐隐作痛的上腹部，小腿旁的引

流管、引流袋晃悠了一下。

“妈呀，还真动刀了，就这还上班，

你不要命了？”八姐很惊讶，话语中充满

关切。

一场疏解，让刘林和八姐成了无话

不谈的朋友，至今仍时不时打电话聊

天。这不，今年 7 月的一天，八姐又给

刘林打来电话：“刘林，我要搬家了！永

定城·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你以后

有时间，就上那儿找我！”

八姐总说很感激刘林他们，“要不

是小老弟苦口婆心开导我，就冲我这暴

脾气，当初还不知道整出什么动静来！”

“做群众工作的关键就一条——将

心比心。”疏解过程中，指挥部同志总结

出 这 样 一 个 规 律 ，并 时 时 记 着 这 4
个字。

他们有一个生动的比喻：西城区是

“动批”商户的“娘家”。

“我们要像嫁闺女那样把‘动批’的

商户‘嫁’出去。”

“迁走只是完成疏解的半个圆，让

商户在外面立得住、活得好、有发展，疏

解工作才算圆满。”

“动批”疏解后，人们欣喜地看到，

在天津、河北的各个市场，忙碌着“动

批”商户打拼的身影……

早在疏解之初，西城区就着手与

天津、河北等地政府进行对接——天

津西青区、河北石家庄长安区、河北沧

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当地政

府推荐合适的承接市场，指挥部多次

组 织 大 巴 车 送 商 户 到 这 些 地 方 实 地

察看。

那时候，指挥部负责相关工作的同

志，每个月至少要跑三四次外地市场考

察。既然是“嫁闺女”，就要为“闺女”争

取更多的保障——到了新市场，租金减

免多少？在当地生活，购房有没有优

惠？孩子上学的问题怎么解决？他们

都得和当地一一谈好才放心。

后来，西城区相关负责同志还到承

接“动批”商户的外地市场回访过，为的

是亲眼看看商户在新市场的经营和生

活情况。

“有什么困难，尽管提。”时常有商

户现场反映诉求，回访的同志也毫不含

糊，“只要有可能，我们当场就给解决。”

刘林还代表指挥部参加过外地市

场的订货会、开业仪式等活动。不为别

的，就是为了代表北京、代表西城区，给

疏解过去的商户鼓鼓劲。“娘家人”怎能

不到场支持？

天津王兰庄温州国际商贸城、河北

沧州明珠商贸城、河北永清云裳小镇

……乘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东风，一个

个市场在北京周边“拔节生长”，成了

“动批”商户们的落脚点。

沙荒地“长”出时尚小镇

区域内，一个地方的疏解，有时需

另一个地方的承接。这是大局意识，也

是协同发展。

有眼光的企业家和具有大局意识

的河北部分干部，捕捉到了这千载难逢

的发展机遇。

“想不到吧？10 年前，这里还是一

大片沙荒地！”一见面，云裳小镇总裁赵

晓东卖起了关子。

与其他承接“动批”商户的市场不

同，云裳小镇是全新打造，从一片沙荒

地里“长”出来的，是疏解非首都功能首

批重点承接项目。

从北京丰台区大红门出发，沿京台

高速驱车约 40 分钟，从临空（永清）出

口下高速，向西一转，一大片时尚的波

浪形建筑群映入眼帘——位于河北省

廊坊市永清县的云裳小镇到了！

如今，作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的

小镇，哪儿还有一点沙荒地的影子？面

料区、辅料区、高级定制工作室、打版工

作室、设计师工作室、展示中心、创研空

间、电商中心、云裳国际服装城……走

在小镇宽阔整洁的街道上，一个个区域

划分清晰，一间间店铺令人目不暇接，

繁忙的物流、车流、人流交织成小镇的

热闹景象。

那是 2014 年，看到北京新闻，在北

京大红门经营了 20 多年服装市场的浙

江温州人卢坚胜，脑海中立即闪过一个

念头：一定有大量的服装市场、商户、工

厂会被疏解，得赶紧在其他地方寻摸一

块地，建一个大项目给承接住！

中等个儿，平头，一身浅色运动装，

时尚得体，卢坚胜五十开外，看上去很

是精神。多年做服装生意的他，还当上

了京津冀服装行业委员会会长。

“有个好项目，要不要一起干？”卢

坚胜立马想到了自己的发小、人大硕士

毕业的赵晓东。一次聚会，他开门见山

问对方。

“ 老 话 说 衣 食 住 行 ，服 装 可 是 刚

需！”尽管从来没接触过服装行业，尽管

当时在西北地区还有房地产项目，赵晓

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说干就干！卢坚胜和赵晓东等人

马不停蹄地考察了 20 多个地方，把环

首都可承接服装行业的点位看了个遍。

当时，云裳小镇所在的这一片是沙

荒地，稀稀拉拉种着一些蔬菜，周边人

烟稀少。

摊开地图：永清距北京 60 公里，离

天津 60 公里，毗邻规划中的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京台高速贯穿全境。

就这儿了！ 2015 年，卢坚胜和几

个温州老乡联合成立一家公司，投资

建设云裳小镇。永清县委县政府和他

们形成共识：这不只是北京服装业一

次地理的“迁徙”，更要以疏解为契机，

对服装业态进行升级。

雄心勃勃的卢坚胜，请来专业团队

做规划设计。一行人接连到意大利、日

本、韩国等国考察。

“只有商业肯定不够，这么多人过

来后，还要吃住、生活。”

“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特色小镇，

主打创新、创意、创业，有生态、生产、生

活，既宜居又宜业还宜游。”

“李白有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咱们这个项目就叫

‘云裳小镇’如何？多有诗意！”

在当地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支持

下，卢坚胜的团队没日没夜连轴干。征

地、拆迁、修路、建配套设施、招商……

小镇一天天“长”了出来。

两年后，云裳小镇投入运营。近

3800 家服装商贸企业和商户先后来到

这里，其中就有不少“动批”商户。

如今，云裳小镇已经打造出从面辅

料采购到服装研发设计、个性定制，再

到 展 示 、交 流 、交 易 的 全 产 业 链 时 尚

平台。

“这里服装上下游全打通了，非常

方便！”小镇上，还有将工作室从北京

798 艺术区搬来的年轻设计师。小镇

离北京近，可及时了解行业信息，且面

辅料齐全、产业链完善，成本却比北京

低不少。这对不少年轻设计师来说很

有吸引力。

短短几年间，包括“中国十佳时装

设计师”在内的 200 多名服装设计师进

驻云裳小镇，培育了 130 余个品牌，一

些品牌在业内很有名气。这，也是让卢

坚胜、赵晓东最为自豪的——现在的云

裳小镇有一支颇具实力的服装设计师

队伍。 （下转第十九版）

向新而生
施 芳 周舒艺


